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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文苑

父亲住在达拉特旗官牛犋养老
院的一间病房里，他时常拄着拐杖
站在床前向外眺望，浑浊的眼睛努
力分辨着窗外的景象，回想着现在
到底身在故乡还是他乡。

护工阿姨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
她手里端着两碗小米粥和两碟小
菜，那是父亲和室友的晚饭。应该
是晚上了，父亲心里知道。午饭有
菜有肉有馒头和米饭，晚饭是小米
粥，火腿肠还有咸菜。

雪还在下着，父亲想着地里的庄
稼应该都收完了吧？麦收后秋玉米
种得晚，十年得有八年被霜打了。
隔壁刘二拐家的大白菜不知道收了
没有，这样的大雪，那绿生生的白菜
怎么能抵挡得过去呦。

父亲想掏出手机给刘二拐打个
电话，可是，手伸进兜里，半天却什
么也没掏出来。护工阿姨把饭桌摆
在父亲的床前，拿起勺子开始给父
亲喂饭。父亲闭着嘴巴不吃，护工
阿姨轻声问父亲，“怎么了？”父亲抬
起头，急切地说：“我自己会吃，你去
告诉刘二拐一声，那二亩白菜赶紧
收了吧。”护工阿姨望着父亲，叹了
口气，说：“好好好，我这就去跟他
说。你先把这碗粥吃了。”

这段时间，父亲常常做梦，梦里
都是他在故乡的事。有时候他从梦
里惊醒，便会朝着同室的室友喊：

“贱头，贱头，快点，你爸被车撞了，
快点跟我去看看他。”

同室的室友是个智障，五十多
岁。任凭父亲怎么喊，他也不睁眼，
不说话，呼呼地睡着，嘴角流下一堆
哈喇子。父亲急了，想起身去拉他，
谁知一骨碌，便掉到了床底下。

父亲痴呆越来越严重了。四年
前，我把留守的父亲从老家接到包
头，想陪他安度晚年。可是前年冬
天，父亲因脑梗摔了一跤，导致脑出
血，在医院治疗时，医生说父亲脑出
血、脑梗、小脑萎缩严重，估计活不
过春天的。

出院时，父亲瘫痪，大小便不能
自理。我和哥哥们商议后，把父亲
送到了离大哥家不远的达拉特旗一
家养老院，请了专业的护工帮助照
料、康复。

送父亲到养老院的当天，护工阿
姨 把 父 亲 从 床 上 背 起 来 ，让 他 站

立。父亲如柴的双腿直直地戳在地
上，像是从地里长起的两棵细细的
小树。他的眼睛同样直直地望着护
工，父亲的眼神让我想起荒漠里的
沙蓬草。

“儿呀，等我好了你会接我回去
吧？”我使劲点点头。“儿呀，等我好
了，你要带我回老家……”我再次用
力点点头。那一刻我相信父亲能
活，求生的欲望可以化成无尽的力
量。

一周后，再去看父亲，父亲竟然
在护工的帮助下，奇迹般地站了起
来。虽然走路需要拄着拐杖，并由
护工搀扶，但，父亲终于站了起来。

看得出，父亲很依赖这个护工。
在养老院的日子，父亲听护工的话，
戒了酒，生活饮食都变得规律了，性
格也温和了很多。因为护工的缘
故，父亲逐渐习惯了在养老院的生
活。我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会
和我念叨护工的好。

熬过了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父
亲的病在加重。再后来，父亲彻底
站不起来了。

最近一次去看父亲是元旦过后
不久，大美回来了。我带大美去看
望父亲。

推开门的刹那，在床上昏睡的父
亲猛然醒来，他看到我，瞪大眼睛，
好似不认识我一样。他转头看到大
美，咧着嘴笑起来，笑得眼睛里溢出
了眼泪。

我把父亲扶起来，让他在床边坐
好。又拿出带来的橘子、香蕉和大
果子给他吃。当我拿出香蕉给同室
的室友时，我发现，人换了。父亲的
室友不是之前那个了。

“ 那 个 人 呢 ？”我 问 父 亲 。“ 死
了。”父亲边吃着橘子边答。“什么
病？”我又问。“呼吸衰竭。”父亲答
着。“你没怕？”我正想着怎么安慰父
亲，没想到父亲竟然笑了：“我帮他
料理的后事。”父亲年轻时胆大，仗
义，到老了仍是。我想。

父亲的窗外不时有老人走过，拄
拐的，坐轮椅的，他们满脸的褶皱和
空洞的眼神让我不寒而栗。

此时，门开了，一个小个子老头
走了进来。他的脖子上有一个碗大
的肿瘤，半边脸上分不清是紫色的
胎记还是结痂。

父亲见了他，乐了，用滦南话问：
“老伙计，这半天没见你，你去哪
了？”小个子老头不说话，笑眯眯地
坐在父亲的床边。

“大果子，家乡的味道。”父亲手
里拿着大果子，往这个老头嘴边递
了递，又缩了回来，将果子放入自己
嘴里，咬了一口。

我给了这个老头几个橘子和一
块果子，他伸出双手捧着，冲着我
笑。原来是个哑巴。“三头他爸被车
撞了，哪天咱们去看看他吧。”父亲
一边吃，一边冲哑巴说。

我有点跟不上父亲的思维，追
问：“三头是谁？”“他么。”父亲指着
对面的室友说：“咱们村的三头你忘
了，小时候老去找我大儿子玩。”“他
爸被车撞了。”父亲又冲哑巴说。

哑巴只是吃，只是笑。
“哑巴和我可好了，我俩从小一

起玩，到现在也没玩够。”父亲又指
着哑巴冲我说。“小时候我俩老去生
产队里偷玉米。”

我忽然明白了，“他爸被车撞了”
是母亲去世前做的一个梦。母亲梦
见父亲被车撞了，昏迷的她忽然从梦
里醒来，发疯似的抓住我，说：“快去
看你爸！你爸被车撞了！”而“哑巴”
是村里去世多年的一个看生产队的
老头，是父亲的老邻居。

父亲完全痴呆了，父亲把养老院
当成了他的村庄。我悲从心生，眼泪
一下涌出来。父亲忽然停下来，望着
大美问：“你妈呢？”我再也忍不住了，
哭着抓住父亲的手，问他：“我是谁？”

父亲好似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陌
生人会在他面前哭，他愣住了，瞪大
眼睛打量着我，努力在回忆着：“你
不是隔壁那谁家的那个谁？谁？我
忘了 ......”

父亲从我的紧握的双手里挣脱
出一只手，颤抖着用手轻轻挠着头
顶。父亲四五十岁时便谢顶了，但
四周剩下的头发乌黑，没有白发。

“她是谁？”我指着大美问。父亲
看了看大美，乐了：“我外孙女。”父
亲竟然记得隔辈人。“我呢？”我又
问。父亲实在想不起来了，他像个
做错事的孩子，把果子攥在手里，不
停地揉搓着，不敢再吃。

父亲的床头上贴了一张表格，上
面详细地记录着父亲的姓名，出生

年月、老家的地址、养老院的地址和
入院时间。监护人一栏写着大哥和
二哥的名字及电话。所以父亲忘了
我。尽管我每月都会去看望父亲，
去给他缴费。但是父亲仍然忘了
我。

“你忘了小时候趴在你背上跟你
去扭秧歌的姑娘了吗？你忘了你来
到包头要把户主转让给你姑娘了
吗？你最疼的人是我呀！你怎么就
忘了呢？”我佯嗔道。

“你是我姑娘？”父亲恍然大悟，
终于想起来了，他抱歉地望着我，
说：“老了，老糊涂了。都九十多岁
了，能不糊涂么。”

“爸，你多少岁？”我惊诧。
“九十多了。这养老院不都是九

十多的么。”父亲重复着，说，“都是
没用的人。”

“爸，你是四七年出生的，你今年
七十多岁。”

“你说啥？”父亲一惊，手中的果
子掉在了地上：“我是四七年出生？”

“对呀，你看看，这个表上写着
呢。”我指指床头。

父亲将目光投向床头的表格，家
庭住址一栏写着父亲的村庄：河北省
唐山市吴代庄。出生年月一栏写着：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七日。“不！”父亲
像遭到电击一般颤栗起来：“不可
能！不可能！一定是他们弄错了！”

哑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一
旁吃着果子，笑眯眯地看看我，再看
看父亲。

父亲喃喃自语着：“不可能，我已
经九十多岁了，我是等死的人了。”

我不知所措。
父亲忽然抓住我的手：“我要回

吴代庄，九十多岁我等不到了，我梦
见我死了，我死了 ......”父亲歇斯底里
般吼叫着，他推开我，向后一仰，躺倒
在床上。“我大儿子来了，我小儿子来
了，我孙子孙女们都来了……”

父亲躺在床上，喃喃着：“我……
我要死了。”我仿佛看见亲戚朋友从
四面八方赶来，父亲的声音不知道
何时被刺耳的唢呐声淹没了。

许久，父亲睁开眼，四处寻找着
什么。他看见在距吴代庄千里之外
的达拉特旗养老院的一间病房里，
有个五官很像他的姑娘，蜷缩在他
的身边，无助地哭泣着……

养老院里的父亲
●水孩儿

诗林漫步

六月的思念
●吕成玉

季节的风沙在窗外疯狂摇曳
端坐在吟哦平仄的电脑前
我的思念如麦苗在拔节
父亲慈祥的目光
在诗行中缓缓流泻
濡湿了二十六年的缱绻

流逝的岁月
总是难以淹没父子的情缘
捧读朱自清的《背影》
我看见父亲步履匆匆向我走来
他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额头

为我换掉被雨淋湿的衣服
那一举一动
让我这个老男孩惴惴不安

灵魂在古朴的村庄游弋
置身于绿油油的麦田
一株一株的杂草被父亲拔掉
拥挤的麦垄绽放肥嫩
高昂的穗头孕育着金黄

这是父亲对我的期待
做人，要去芜存菁

悠悠的乡愁在梦中回放
缠绵于笨拙的文字
如丝如缕的思念
在跋涉的旅途时隐时现
父亲的教诲，敲响了
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让我的人生之路
阳光而平坦

父亲的中山装
为了写一篇文章
我和妻子翻箱倒柜

找出了五十年的良缘
也引爆了二十六的思念

如今，结婚时的“吊面子皮袄”
早已搁置，而珍藏于
柜中的那件蓝色中山装
却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或于幽深的梦境藏匿
再也不敢触摸
因为一触摸，父亲就会
站立起来，音容笑貌
会洇湿我的双眼

青城文脉

在清水河县喇嘛湾镇贾浪沟村，隐
匿着一处如梦似幻之地——“泉寿湾”景
区。它宛如一颗镶嵌在大地之上的璀璨
明珠，以其独特的美景，吸引着无数探寻
者。

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上午，天
气好像是善解人意的姑娘，连风都变得
温柔起来，我们十来个人慕名从托克托
县启程，来到了清水河县喇嘛湾镇的贾
浪沟村“泉寿湾”景区。

春天的泉寿湾，是一幅刚好铺开画
卷的风景。涌动的暖泉在春风中缓缓流
淌，岸边的小草冒出绿油油的面孔，仿佛
要和小花朵争春，野杏花最懂泉水的脾
性，专挑崖缝里渗水的角落绽放，粉白花
瓣坠入泉池时，有一番别有洞天的繁华。

踏入泉寿湾，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湾灵动的碧水。这湾水，澄澈得如同最
纯净的水晶，在阳光的轻抚下，闪烁着细
碎 的 光 芒 ，恰 似 无 数 颗 钻 石 在 水 面 跳
跃 。 水 中 的 游 鱼 和 水 底 的 沙 石 清 晰 可
见，鱼儿们时而欢快地穿梭于水草之间，
时而静止不动，仿若在凝视着这世间的
变迁。

关于这湾泉水，在当地流传着诸多
神秘而美好的传说。这湾泉水承载着村
民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祝福，代代流
传。来这里游玩的人们多数是怀着对泉
水的向往和好奇，我们也不例外，每个人
都带着一个小水桶，回的时候接上满满
一桶泉水，就像是带回满满的吉祥如意
一样，愉悦的心情不言而喻。

沿着这湾泉水漫步，一幅如诗如画
的 美 景 在 眼 前 徐 徐 展 开 。 岸 边 垂 柳 依
依 ，细 长 的 柳 枝 如 绿 色 的 丝 绦 ，随 风 摇
曳 ，轻 轻 拂 过 水 面 ，泛 起 层 层 涟 漪 。 树
下，不知名的野花肆意绽放，红的、粉的、
紫的，五彩斑斓，宛如给大地铺上了一层
绚丽的花毯。空气中弥漫着花香与草香
交织的气息，那是一种清新而甜美的味
道，让人忍不住深深吸口气，仿佛要将这
美好的气息永远留在心间。

抬 眼 望 去 ，远 处 山 峦 起 伏 ，连 绵 不
绝 。 山 上 植 被 繁 茂 ，四 季 更 迭 ，景 色 各
异。春天，山花烂漫，漫山遍野的花朵争
奇斗艳，将山峦装点得如同一幅绚丽的
油画；夏天，绿树成荫，茂密的枝叶遮挡

住炎炎烈日，为山间带来一片清凉；秋天，枫叶如火，银杏金黄，各种色
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冬天，雪花纷飞，山峦银
装素裹，宛如一个洁白无瑕的童话世界。

在泉寿湾的深处，有一座古老的石桥横跨在泉水之上。石桥的桥
身爬满了岁月的青苔，那斑驳的痕迹仿佛是历史留下的指纹。站在桥
上，极目远眺，整个泉寿湾的美景尽收眼底。此时，微风拂面，带来丝
丝凉爽，让人不禁沉醉在这如诗的美景之中，思绪也随之飘荡。仿佛
穿越时空，看到了过去的村民们在这泉水边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的场
景；又仿佛看到了未来，泉寿湾在岁月的长河中依旧保持着它的宁静
与美丽，吸引着更多的人前来感受它的魅力。

泉寿湾，这湾泉水与美景交织的土地，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
的珍贵礼物，更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精神家园。它以其独特的魅
力，让每一位到访者的心灵都得到了洗礼与慰藉，成为人们心中永恒
的绮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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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诚信教育体系·诚信文化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官至副宰相，在文学观
点上主张明道致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
为资料，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
道德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他的诗
词和文章在当时就被称为“极品”，受到文人学士的
广泛赞誉，这源于他的治学严谨，做文章务求精益求
精。他每写文章，草稿出来后，即贴在室内墙壁上，
反复推敲修改，有的文章甚至改得不留原稿一字，直
到称心如意为止。

例如他写完《醉翁亭记》后，诚心向人征求意见，
他读给一位樵夫听，当读到“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
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时，樵夫
说：“您文章的字好像多了点。我打柴上山，站在南
天门，放眼一望，四周都是山……”顿时，欧阳修明白
了，于是提笔将前边一串文字划掉，换上“环滁皆山
也”五个字，这就是人们今日看到的《醉翁亭记》言简

意赅的开头，只这一句便总括了滁州胜状，也总领了
全文气势。

欧阳修不仅仅严谨治学，也严谨做人、做事。他
待人真诚坦荡，始终注重提携奖掖后俊，苏轼、苏洵、
苏辙、曾巩等人皆出于他的提拔，使北宋文坛出现了
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欧阳修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当时欧阳修比宋祁的官位高，所以，御史决定《新唐
书》只署欧阳修一人的姓名。但欧阳修却说：“宋公于

《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而夺其功乎？”宋
祁明白后很受感动，说：“此事从所未闻也！”

欧阳修晚年时，仍常将自己平生所写的文章，清
理出来进行修改，每字每句反复推敲，甚是认真，有时
忙得废寝忘食。他的夫人问她：“你已年迈退休，难道
还怕先生责难生气吗？又何必费心去一一修改呢？”
欧阳修却认真地说：“我既然发现了错误的地方，那当
然要去修正。要不就会误导后人啊！” （静言）

据《玉泉子》一书记载，吕元
膺任东都留守时，有位处士常陪
他下棋。有一次，两人正对局，
突然来了公文，吕元膺只好离开
棋盘到公案前去批阅公文，那位
棋友趁机偷偷挪动了一个棋子，
最后胜了吕元膺。其实吕元膺
已经看出他挪动棋子了，只是没
有说破。第二天，吕元膺就请那
位棋友到别处去谋生。别人都
不知道辞退他的原因，他自己也
不知道为什么被辞退。临走时，
吕元膺还赠送了钱物。

吕元膺之所以要辞退这位
棋友，是由于他从这位棋友挪动
一个棋子、搞了一个奸诈的小动

作中发现了他的不诚信。诚信
者，真诚守信之谓也。诚信，是
人生的无形资产，是思想道德的
重要组成部分。“人无信不立”，
不诚信的人，不可能做好人，也
难处世。与没有诚信的人交往，
是十分危险可怕的。

挪动一个棋子，看起来是一
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乎不值得
认真。但小事不小，小中可以见
大。诚信，是一种美德，是一种
可贵的善良；而不诚信，却是一
种失德，世间的无数不幸和灾祸
的根源，无不是由失德所滋生、
引发的。小与大，并没有不可逾
越的鸿沟。 （静言）

欧阳修治学严谨 以小见大说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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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佳节好时光，
大黑河畔喜洋洋。
平日轻风吹波浪，
今日龙舟比赛忙。

挽起袖子划起桨，
战鼓咚咚擂得响。
齐心协力划向前，
彩旗猎猎迎风扬。

浪花飞溅汗水淌，
黑河飞舟比刚强。
开天辟地第一回，
飞舟如梭龙旗抢。

两岸欢声笑语狂，
加油鼓劲争风光。
文明城市出奇招，
塞外青城谱新章。

黑河飞舟
●白继英


